
数 风 流 人 物
,

还 看 今 朝
一

贺陆淡 寿为 天体物理会议写

罗 辽 复
内蒙古大学物理系

年和 年陆埃和我先后离开北京
,

分别

到东北和 内蒙古工作
。

从 年开始
,

我们通过通

讯合作科研
。

到 年 月
,

两人间往返信件

封
。

如果包括和杨 国深等的 人 间通讯
,

总数还多

许多
。

这段时间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基本粒子理论问

题
,

后期 年后 也 涉 及 一 些 高能天体 物理 问

题
。

作为北大 年级 的学生
,

我们入学前就对物

理学有着特殊的爱好
,

人学后又受到 良好 的基础课

教育
,

更加强了对这 门科学的执著感情
。

但是
,

那时

的研究生教育还刚刚起步
。

同年级的同学 多人

中几乎没有一个研究生
。

所 以大学毕业后
,

只能靠

自己独立的摸索去探寻科学研究的前沿动向和发现

从事科学研究 的道路
。

文革 年动乱所造成 的闭

塞更加深了走这条路的困难
。

在和陆淡共同工作的

日子里
,

作为科学队伍中的游击小分队
,

我们左冲右

突
,

逐步形成了对选题的一些共 同看法
。

在 年

的通讯 中我们总结了选题的几条标准

理论前提 包括所依据的理论方法和实验数

据 可靠 课题具有基本意义 估计会有本质上

新的物理结果 与近期 在可预见到 的将来 实验

联系得起来 适合于我们 的工作条件
,

并能充分

发挥我们的特长和有利条件
。

这些标准主要是总结我们 自己在前一段基本粒

子理论研究方面的经验
,

但后来也对陆谈和我选择

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产生重要的影响
。

年之后我们 的研究方 向分别作 了一个 大

转弯
。

陆块成功地转到 了天体物理
,

而我则转 向了

理论生物学
。

因为那 时
,

做粒子理论 的困难 已经显

示出来
。

由于高能实验 的周期愈来愈长
,

实验资料

的积累愈来愈困难
,

理论的推测成分也就愈来愈多
。

正巧听到杨振 宁 的一句话
, “ , 。 ” 。

意思是

说
,

基本粒子理论研究 的
“

宴会
”

已经结束
。

他还提

醒 国人注意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经验
。

我们读了戴逊

在 上 的一篇 题 为
“

物 理学 的未

来
”

的文章
。

文 中回忆道
,

年
,

卢瑟福去世一年

后
,

布拉格接替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
。

这 时高能物

理的领先地位 已转移到伯克利
,

使人们大为吃惊 的

是布拉格无意于重建
。

他坐在卡文迪什 自己的办公

室里颇为 自得地说
“

我们 已成功地教会 了全世界如

何搞核物理
,

现在我们来教他们干些别 的事情吧
” 。

布拉格乐于支持的是伙怪人
,

他们搞 的那些东西在

搞高能的一伙人看来很难 叫做物理学
。

有个叫赖尔

的
,

他刚打完仗从军队里复员
,

带 回一车乱七八糟的

无线 电零件
,

想用这堆破烂 在 太空 中寻找射电源
。

另一个是拍鲁茨
,

他 已花费 年时间用 射线分析

血红蛋 白分子结构
,

并颇为轻快地说
,

再有 巧 年他

就要搞出来 了
。

还有个疯子 叫克里克
,

他似乎对物

理学一概丧失了兴趣
。

于是戴逊说
“

我像大多数搞

理论的朋友们一样
,

感到在这里跟着这帮小丑是什

么也学不到的
。

我决定到美 国去
,

找个真正搞物理

学的地方
。

但是 年后
,

当布拉格从卡文迪什退休
,

这时候谁都可 以清楚地看 到
,

当年布拉格说他要教

世界干些别的事情 的时候
,

他并不是在 吹牛皮说大

话
,

他给卡文迪什留下 了一个热火朝天的研究 中心
,

在两个领域 内居于世界最前列
,

这就是射 电天文学

和分子生物学
。

布拉格受命于危难
,

为何把事情搞

得那么好呢
“

我 以为他之所 以能搞好是遵循 了以

下 条
,

不试 图恢 复过去 的荣誉
,

不赶 时髦
,

不怕理论家的轻蔑
” 。

戴逊 的这篇文章给我们 以极

大的震撼
,

我们决心改行
” 。

年后 的今 天
,

我们在 这个 聚会 上 高兴 地 看

到
,

陆块所领导的高能天体物理小组 已经做出 了出

色的工作
,

在伽马暴和奇异星等方面发表 了一批 国

际上先驱性的研究成果
,

并获得 了广泛 引用
。

看看

下面这个数字吧
。

这几年在他指导下毕业 了 名博

士生
,

其中 人主持了 重大项 目 任常务副

总经理 人任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人获 中国青年

科学家奖 人获全 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人得

到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俗称 总理基 金 人属

于 中科 院百人计划 人列人 中科 院创新工程 人

是首席研究员 人为博士生导师 人得到 计

划资助 几乎每人都主持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

人被选人 中国天文学会理事 其 中 人 为 副理事

长 等等
。

一支年青 的天体物理学 队伍 已经成长起

现代物理知识



来
。

“

你常 常惊奇地看 到
,

年轻人是如何快速 地 成

长
,

并且 发 现 他们 能做成 年人 不 能 完 全 理 解 的 事

情
。 ”

这是贝特 为施 沃伯 的
“

相对性 量 子场论 引论
”

所作序言中的第一句话
。

而当贝特在 年前

写那本著名的
“

介子和场
”

时
,

施沃伯还是一

个十几岁的娃娃
。

当看到在座的一批青年天体物理

学家时
,

我有类似的感受
,

因为 年前
,

我 曾在这个

领域当过两年
“

票友
” 。

“

我非常欣赏玻尔培养学生的作风
。

大家知道
,

玻尔曾经培养了 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
,

许多大物

理学家也多以 成为玻尔的学生而 自傲
。

据说
,

有一

次玻尔访问苏联
,

在他做完学术报告后
,

有人 问
,

为

什么年轻人都喜欢跟随他学
。

他 回答说
,

因为他不

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 自己是傻瓜
。

当时翻译竟将它

译成不怕说年轻人是傻瓜
,

弄得轰堂大笑
。

据说卡

皮查也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当场站起来说 看起

来似乎是一字之差
,

其实反 映 了两个学派指玻尔学

派和朗道学派 的根本思想 的不 同
。

这个传闻很说

明玻尔与他 的学生 之 间 的极好关 系
。 ”

这是 陆谈在
“

谈谈研究生的培养
”

一文中的一段话
。

这段话也描

绘了陆埃在年青学 者和 同辈人 中的人格魅 力 之所

在
。

陆谈是如何把事情做好的呢 我认为这个小组

在科学研究 中的成功
,

第一是 因为方 向和课题选得

好
,

选得准 第二是 因为在理论方法上紧扣住交叉科

学的特点
,

以 问题为 中心进行研究
,

并且充分利用 网

络
,

反应迅速 第三是导师和学生频繁讨论
,

充分发

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
,

点燃 了青年人 的创造之

火焰
。

这个小 组有 两个 明显 的特征 第 一
,

青 中老结

合 第二
, “

打出去
”

打 出国 门 和扎根本土 研究生

毕业后都在 国内工作 相结合
。

我认为这是 两条重

要经验
。

科学无 国界
,

而科学家有祖国 市场是 国际

性的
,

而产品品牌则有国别
。

人们都知道
,

犹太人很

团结
,

一人有点结果
,

众人相互引用
,

造 出轰动局面
。

相 比之下
,

有些 中国人却
“

羞于
”

引用同胞的成果
,

这

是如何的不相称
。

年 月 张衡天体物理研讨会 在 呼 和 浩 特

召开
。

作为东道 主
,

我有幸参加这个盛会
。

会上陆

淡统计了与会人员 的年龄分布
,

提 出了我 国科学家

年龄结构的两峰夹一谷现象
,

第二峰可 以称为邓峰
,

因为它和邓小平 复 出有关
。

于是 我 即兴写 了 句

卷 期 总 期

话 学 习邓小平
,

再干二十年
,

创造七十载
,

扎根中华

园
。

青中老结合
,

适合中国国情
,

也提供 了更多的创

造机会
。

众所周知
,

巴登
、

库拍和施里弗老 中青相结

合
,

奏响了一曲超导之歌
,

获得 了诺贝尔奖
。

我们知道
,

查德西卡 曾经为 白矮星规定 了一个

质量限
,

但很少有人知道
,

他还为科学家的年龄规定

了一个限度
。

在 比较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年龄特征

后
,

查德西卡写道
“

年
,

贝多芬 岁时
,

当一个

较长 的几乎没有写 出什 么 作 品 的沉思 时期快结束

时
,

他对波特说出了肺腑之言
‘

现在
,

我知道如何创

作了
’ 。

但是我不相信任何科学家过 了 岁 才说
‘

我现在知道如何研究了
’ 。

⋯ ⋯随着科学家的成长

和成熟
,

他的无能也就愈明显
” 。

在 同一篇文章中他

还引用赫青黎的话
“

科学家过 了 岁 害多益少
” 。

瑞利的儿子问他父亲
“

您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
”

瑞

利答道
“

如果这位年过 的科学家喜欢对青年人

的成就指手画脚
,

那很可能害多益少
。

但是
,

如果你

只做你所理解的事
,

那 情况就可 能不相 同了
” ,

那 时

瑞利年 岁
。

事实上
,

瑞利在他 年科学生涯 中
,

以特有的方式 —完善某一课题
,

使之具有连贯性

和明确 性 —作 出贡 献
。

汤 姆 孙评 论 瑞 利 时

说
, “

他的 篇论文 中
,

没 有 一 篇 是 无 足轻 重 的
,

⋯ ⋯几乎找不到一篇因为时代的进步而需要进行修

正
。 ”

这些话给我们这些老年人 以警示和鼓舞
,

我们

应该也可 以超越查德西 卡限
。

孔夫子说
“

七 十而从

心所欲
,

不逾矩
” ,

对此我愿作一新解
“

无求而大求
,

无为而大为
,

自我完善
,

自得其乐
” 。

正如黑格尔所

说
,

老人才能读懂历史
。

既然历史 不 能完 全真实
。

如何能期望 自己在这个不太真实的历史 中真实地存

在于其中呢

目前
,

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急于求成 的浮躁心理
,

片面追求 论文数量
,

追求影 响 因子
。

在这种气

氛笼罩下
,

冷静地思索一 下科学研究 的动机是有益

的
。

因发现 和 粒子而获诺贝尔奖 的鲁 比亚说
,

“

我们从本质说
,

并非被成功所驱使
,

而是一种激情
,

也就是 对 更 充分地 认识 真 理
,

拥 有 更 多真 理 的 渴

望
。 ”

爱因斯坦也说过
, “

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来辛的名

言中得到鼓舞
,

真理 的追求 比真理的 占有更可 贵
。 ”

杨振宁在最近一次报告 中总结道
“

自然界的现象的

结构
,

是非常之美
、

非常之妙
,

而物理学这些年 的研

究
,

使得我们对于这个美有一个认识
。 ”

艺术 的每一

步都伴随着欢快
,

没有欢快就没有艺术
。

对 规律 的



李政道在赵忠尧诞辰百年纪念会上发言

柳怀祖 供稿

的物理学 家认 可
,

核

物理学的发展不会忘

记它的开拓者
。

赵老师当之无愧

是 中国原 子核 物理
、

中子物理
、

加 速 器 和

赵忠尧老师是 中国核物理 的开拓者
,

也是 中国

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
。

年
,

他在美 国加州

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
,

观察到硬 了射线在铅 中引

起的一种特殊辐射
,

实际上这正是 由正负 电子湮没

产生的 射线
,

所发现的 的能量恰好是 电子的静

止质量
。

赵 老师 的这一 实验是对正 电子

质量最早的测量 从实验所测量的 能量证明了这

是正负电子对的湮灭辐射
,

也是正 电子存在 的强有

力 的证明
。

这是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直接 由

反物质产生和湮没所造成的现象的物理实验
。

赵老师 的实验
,

对和他 同时在加州理工学 院的

研究生安德逊有很大启发
。

两年多后安德逊在威尔

逊 云雾 室 中观测 到宇 宙 中的反物 质一正 电子 的径

迹
,

他的实验正是在赵老师实验的启发下完成的
,

为

此安德逊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
。

两年前瑞典皇

家学会的 教授告诉我
,

当时瑞典 皇家学会

曾郑重考虑过授予赵老师诺贝尔奖
。

不幸
,

有一位

在德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在文献上报告她的结果和赵

老师的观察不同
,

提出了疑问
。

当然
,

赵老师的实验

和观察是完全准确的
,

错误的是提出疑问的科学家
。

可是在 年代初瑞典皇家学会 以谨慎为主
,

没有授

予赵老师诺 贝尔奖
,

教授和我都觉得赵老师

完全应该得诺贝尔物理奖
。

赵老师本来应该是第一

个获诺贝尔物理奖 的中国人
,

只是 由于 当时别人 的

错误把赵老师的光荣埋没 了
。

半个多世纪后 的今天
,

赵老师在 年代所作 的

这一重要发现
,

赵老师的科学功绩
,

已经被越来越多

宇宙线研究 的先 驱者 和奠基人 之一
。

年赵老

师冲破重重困难 回国
,

历经千辛万苦带 回 了一批 当

时国内尚无条件制备的加速器器材
、

主持建造 了中

国第一 台和第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
。

并在这两台加

速器上开始了中国的核反应实验
,

将 中国核物理研

究 的能力提升到世界水平
。

赵老师为发展祖国核物

理和高能物理研究事业
、

为培养祖 国原子能事业和

核物理及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人才奉献 了自己的毕

生精力
。

赵老师不但在核物理研究上有很大 的成就
,

而

且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
。

凡是从 年代到

世纪末在 国内成长 的物理学家
,

都是经过赵老 师的

培养
,

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
,

赵老师也是我的

物理学 的启蒙老师之一
。

所 以从三强先生等祖国老

一辈物理学家到铭汉
、

光亚和我这一代物理学家都

称呼他
“

赵老师
” ,

可见
,

赵老师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

天下
。

赵老师在 自己 的 回忆 文 章 中说
“

回想 自己一

生
,

经历过许 多坎坷
,

惟 一希望 的就 是祖 国繁荣 昌

盛
,

科学发达
、

我 已经尽 了 自己 的力量
,

但 国家 尚未

摆脱贫穷与落后
,

尚需 当今 与后世无私 的有为青 年

再接再厉
,

继续努力
。 ”

在赵忠尧老师百岁诞辰纪念 日之时
,

我们缅怀

赵老师为近代物理学 中量子力学 的发展
,

为新 中国

科技教育事业所做 出的卓越贡献
,

我们更想念他一

生为人正直
、

忠于科学
、

潜心研究
、

朴素无华
、

实实在

在的科学精神
。

认识也伴有欢快的情绪
。

一些科学史家认为
,

这种

对欢快欲望的追求是推动科学理论前进的动力
。

美

是真理的光辉
, “

科学家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显示 出一

种美学的冲动
。 ”

最后
,

在这个为朋友祝寿的会上
,

我愿把一本小

书序言上 的几句话再次献上
,

因为 陆块很喜欢 它
“

生命是作为一种基因的装置而存在的
。

对人来说
,

除了生物基因外
,

还有另一种酷似基 因可复制可传

播并进化着的东西
,

这就是文化基 因
。

我们可 以遗

留给后代 的东西只有两种
,

基 因和文化基 因
。

柏拉

图在《饮宴篇 》中论证了这样一条哲理
‘

一切有死之

物都希望通过生育繁衍这个惟一可能的方式达到永

生
。

这种 以繁衍的方式达到永生 的欲望是动人的
。 ’

我们每一个人为传播文化基 因而作 的种种努力
,

也

是美丽动人的
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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